
今年，是 35 岁的韩鹏被父亲韩玉波“骗”

回大泽山的第 9个年头。

韩鹏本可以走一条常见的人生轨道——出

生于地处山东省平度、莱州和莱西三地交界的山

区农村，青少年时期到市区上中学，经过高考进

入大城市，毕业后在当地工作、安家、扎根——如

果不是因为家乡是国内媲美新疆吐鲁番的葡萄

产地，而自己的父亲又把“葡萄培育”当作信念甚

至是信仰的话。

10 月 30 日，2023 大泽山葡萄节落下帷幕。

两个月里，大泽山共接待了超过 30 万人次前来

游玩和洽谈葡萄生意。

已举办 37 年的大泽山葡萄节是全国可查证

的创办时间最长的民间丰收节庆，不过与当地千

余年的葡萄生产历史相比，“最长”依然很短。就

像对许多大泽山人来说，葡萄除了是养家、致富

的经济作物，更是代表他们与这片山区和土地相

互依存、成全的“图腾”。

“双丰收”

从记事起，韩鹏印象中的爷爷和父亲总是整

天整天地在葡萄地里忙活，而他小时候最盼望的

则是夏天赶集的日子，每到那一天，奶奶都会用

卖葡萄的钱给韩鹏买点小零食。

据史料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率军攻打高丽国

时途经大泽山，品尝到当地的“龙眼”葡萄颗粒饱

满、汁水甘甜。可皇帝为龙，“龙眼”一名犯了大

忌，李世民便将其更名为“狮子眼”。故事或许有

戏说成分，但大泽山自古就盛产葡萄却是事实。

地处北纬 37°，环抱的群山形成几个北方

平原中少见的小盆地，砂石土壤结构，昼夜温差

大……无论是地理还是气候，大自然都给予了

大泽山葡萄最适宜的生长条件。

馈赠还不止于此。大泽山主要构成岩石之

一花岗岩是上好的建筑材料，20世纪 80年代，我

国建筑业飞速发展，石材开采和加工成了大泽山

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

今年 60 岁的周夕田是较早投身这一洪流的

大泽山人。据他回忆，那会儿挖石头一个月能挣

大约 200 元，辛苦归辛苦，但在当时可是令人羡

慕的高收入。

有十来年的时间，大泽山很多村子形成了

“男人上山采石头，妇女和老人在山下种葡萄”的

生产格局。如果谁家的田里长满高草，基本可以

断定这一户经济条件不错，因为人家很可能是全

员出动挖石头才荒废了土地。

1987年，大泽山镇举办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活

动，以此庆祝葡萄和石材“双丰收”。周夕田记

得，活动当天，农户们拿出最好的葡萄和石材当

街售卖。每个村子各出了一个节目，踩高跷、扭

秧歌、唱大戏，不少周边乡镇的民众也赶来围观，

现场好不热闹。

这就是大泽山葡萄节的源起。

到韩鹏上小学时，大泽山镇已是全国有名的

石材镇。不过对孩子来说，这并没有带来什么好

的体验。村子里往来的大货车越来越多，韩鹏每

次出门大人都要叮嘱好几次“注意安全”；他不喜

欢机械发出的噪音和飘散在空气中的砂石粉尘，

于是渐渐不再去关系要好的同学位于石材加工

厂附近的家；随着花岗石开采规模扩大，山体裸

露面积不断增加，可供韩鹏和同龄人嬉闹玩耍的

空间一再被压缩。

经过数年的积累，1988，周夕田已经由采石

工人变成了小型石材加工厂的老板，但他也为此

付出了截掉一根手指头的代价。“当时既不懂环

保，也不知道如何安全生产，为了多挣点钱，人受

了伤，大自然也跟着遭殃。”周夕田说。

不计代价地追求经济发展，是社会前进过程

中容易走入的弯路。20 世纪 90 年代末，随着生

态保护意识加强，大泽山镇开始规范管理石材开

采和加工行业，同时鼓励当地农户因地制宜发展

葡萄种植产业，并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扶持政策。

有果农记得，其中有一条举措是葡萄种植成方连

片 10 亩以上的，每亩奖励 1000 元，“那可真是拿

出了看得见的真金白银”。

“东有大泽山”

1982 年，因为家庭贫困，只上到初一的韩玉

波辍学成为公社里的一名果业技术员。没多久，

包产到户政策实施，父亲带着他和邻居合伙承包

了 5亩土地，进行专业葡萄种植。凭借在生产队

学到的技术开始单干，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大

泽山果农走的路。

大泽山镇河北四甲村支部书记王丰武的父

亲曾是公社的果业队队长，“他们那代人种植技

术有限，葡萄的出果率和品质都不高”。高中毕

业后王丰武回家务农，他给自己订阅了农业类的

杂志和报纸，每天晚上雷打不动要看上一个小

时，白天侍弄葡萄藤时就把学来的理论知识应用

其中。很快，家里葡萄的长势有了明显的变化。

大泽山葡萄种植历史虽长，但有意识地用先

进技术指导生产却是近二三十年才有的事。“想

做出品牌，就必须琢磨怎么把葡萄种好。”大泽山

镇北昌村村民昌云军说。

大泽山人的葡萄园，大多地面上都长满了杂

草，有些地方的茂密程度甚至让人无从下脚。这

并非果农偷懒，而是特意为之的“草地种植法”。

这是昌云军自 2008 年起在自家葡萄基地试

验的一种技术，原理是保留自然生长的野草，通

过良性竞争来提高葡萄的生存能力，同时增加土

壤养分，均衡生态环境。

刚开始，如此反常规的做法并不被人理解。

基地有位工人曾经做过理发师，更是见着杂草就

要“剃”个干净，哪怕昌云军三番五次叮嘱也无济

于事。无奈之下，昌云军只能打发他离开了自己

的葡萄园。

几年后，事实证明，与野草共存的葡萄病虫

害发生率和农药使用量均降低了 30%，果子品相

和口感表现出色。很快，其他果农开始效仿这一

做法。到了十多年后的现在，早期实施“草地种

植法”的土地上沉淀出的一层厚厚的黑色有机物

质，进一步证明了昌云军当初设想的正确性。

在河北四甲村，王丰武葡萄种得好逐渐人尽

皆知，他也乐意为村民解决种植中遇到的问题。

从 2000 年起，已是村干部的王丰武通过邀请、特

聘的方式找来不少农林业专家，定期或不定期给

村里的葡萄种植户上课。作为组织者，王丰武每

节课必到场，掌握的技术随之更新和提升。后

来，越来越多的果农找到王丰武咨询、求解，每年

他也会把大泽山镇的 40 个自然村走上一遍，了

解人们种植过程中的新情况、新方法。

2013 年 5 月，大泽山镇罕见地下了一场雪。

气温骤降会让已经结出的葡萄果穗收缩，造成减

产。为此，王丰武和一名农业专家一个上午跑遍

了受降雪影响最大的 7个村子，紧急教授大家如

何使用调节剂和微量元素促进果穗解冻。由于

抢救及时，当年 7个村的葡萄产量几乎没有受到

任何影响。

承包土地后的最初几年，每到葡萄成熟季

节，韩玉波就挑着竹篮到周边乡村赶集。因为葡

萄卖得快，有时候几个小时内他就要回家“补货”

两三次。

没过多久，韩玉波还清了家中的欠债。接

着，他扩大业务范围做起葡萄苗木生意，即把优

质葡萄品种与藤枝插接和扦接后向外售卖。由

于产品需求量大，很快韩家便殷实起来，韩玉波

还成了全村第一个购买摩托车和整套海尔家电

的人。

葡萄改变的不仅是韩玉波一家的生活。21

世纪初，经营一亩葡萄地年收入可达 7000 元，相

同面积的粮食作物只有700元的经济效益。渐渐

地，大泽山镇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镇，“西有吐鲁

番，东有大泽山”这句话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

巅峰之上

初中后，韩鹏离开大泽山到平度市区上学。

每年 9 月和 10 月，他周末时的回家之路都比较

“艰难”。随着葡萄产业发展，固定在这两个月举

办的大泽山葡萄节名气传到全国。来采购葡萄、

苗木的商人和来感受葡萄文化的游客把小镇挤

得满满当当。“公共汽车根本进不去，在离村口几

公里的地方我就要下车步行。”韩鹏说。

近些年，葡萄节的火热之势有增无减。当地

推出了葡萄评比、葡萄酒鉴赏、葡萄园深度游等

文旅内容。高峰时段，与葡萄相关的各类摊位能

绵延数百里山路。

通过引进和改良国内外的品种，如今大泽山

地区已能种植包括玫瑰香、金手指、红地球等在

内的 300 余种葡萄，其质量和产量在市场上都有

绝对的竞争力。

这样的背景下，对普通果农来说，成为种植

大户已是走到了“事业巅峰”。但 2005 年，一位

育种专家的话让韩玉波意识到，巅峰之上还有更

高的存在。“他说，难道你不想拥有以自己名字命

名的葡萄品种吗？就像袁隆平一样。”韩玉波复

述道。

20 世纪 60 年代，有农学背景的上海知青邵

纪元夫妇“下放”到大泽山。经过近 20 年时间，

两人培育出了“泽山”系列葡萄，那是大泽山最早

的自主品种。“可人家是专家，你只有小学文化，

怎么可能成功？”韩玉波的想法遭到了父亲和妻

子的强烈反对，但他坚持卖掉 200 亩育苗基地，

几乎从零开始进行新品种研发。

育种，是将两种不同品种配对进行去雄、授

粉杂交后产生全新品种的过程。看似简单的一

句话实则要经历极其复杂的过程和漫长的时

间。顺利的话，一种新的葡萄品种从开始选种到

最终得到国家认证，需要 10年以上的时间，更不

用说这中间还可能因为各种因素导致育种失败。

为了学习育种知识，韩玉波跑遍了山东省内

的农学院，还根据打听来的信息到外省市求教。

没有人介绍，他就守在想找的专家的办公室和课

堂外。后来，韩玉波在河北和甘肃拜了两位师

父，那几年，不是韩玉波带着问题去两地，就是他

把师父们接到大泽山里来实地指导育种。

育种过程中，花蕊授粉需人工完成，但一开

始韩玉波并不知道花蕊“排卵”的具体时间。于

是临近授粉期时，他搭了一个两米高的梯子，爬

到高处 24 小时守着藤架上的葡萄花，最终精确

掌握了人工授粉的时机。

纵然如此认真，育种的路依然不好走。过去

靠卖苗木赚的钱花光后，韩玉波仍不死心，申请

了银行贷款接着干。韩鹏说，那会儿家里人的态

度反而因为父亲的执着而出现了转变，“打不过

就加入嘛”。

葡萄之于大泽山人的意义，远非经济作物可

以概括。平度市假睫毛产业兴盛，全球 70%的假

睫毛都产生于此。大泽山镇芝莱山村山地较多，

土壤相对贫瘠，又缺乏灌溉条件，村里大多数人都

以制售假睫毛为业，村支书季顺波还拥有规模可

观的加工厂。可是，看着荒废的山坡，他心里总想

着一个问题：这样的地方是不是也能种葡萄？

于是，季顺波从外地请来农业专家，改良传

统种植技术，又自掏腰包引渠上山。一年后，他

的“试验田”结出了品质不输其他村子的果子；第

二年，芝莱山村200多亩山地上已长满了葡萄藤。

如今，芝莱山村仍是个“睫毛村”，但每年夏

秋季，“山地葡萄”都会如约上市。用季顺波的话

来说，也不为赚多少钱，“就是觉得村里应该有自

己的葡萄”。

延续的基因

2010年，韩鹏从北京一所高校的动漫设计专

业毕业。在当地工作一段时间后，他有了买房的

打算。“我跟父亲提起这件事，说每月租房和还贷

款的支出差不多，长久来说当然是买房划算。”韩

鹏回忆道。

让韩鹏意外的是，没过多久父亲告诉他，已

经在青岛给他买下了一套 180 平方米的海景

房。按照韩玉波当时“诱惑”儿子的说法，青岛市

区距离大泽山不远，相比于北京工作压力小、居

住环境好，为什么不回来呢？

虽然对韩玉波“先斩后奏”的做法表示了抗

议，不过想想父亲的话并非没有道理。2013年，韩

鹏离开北京，在青岛重新找了份专业对口的工作。

对韩玉波来说，儿子回到山东，只是他计划

的第一步。那时候，韩玉波在品种培育上取得了

一些突破，高兴之余他也意识到想要丰富大泽山

自有的葡萄品种，一代人的努力远远不够。于

是，让韩鹏“子承父业”成了韩玉波迫切的想法。

韩玉波很清楚，儿子早早离开大泽山，对土

地、农业的热爱自然不如老一辈人。但这是位聪

明的父亲。韩鹏在青岛工作后不久，突然接到韩

玉波的电话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能下地干活，

希望儿子回去帮帮忙。那会儿正是葡萄花去雄、

授粉的时候，关系到最终能不能结出果实。深知

葡萄对父亲的重要性，韩鹏急忙向公司请假回了

大泽山。

奇怪的是，韩鹏回到家后，韩玉波看起来并没

有什么大碍，还到葡萄园里手把手地教他干活。

更奇怪的是，在那之后，每到育种的关键环节，韩

玉波就会“生病”，韩鹏则要回家“帮忙”。经过一

年多时间，他已经掌握了葡萄育种的全套技术。

韩玉波的“病”，韩鹏早已看透，但每次电话

打来，他依然会动身回家。“我就是耳根子太

软。”韩鹏自嘲说。可实际上，亲历了父亲多年

来对育种的付出，眼见他年过六旬依然常常为

此熬夜，除了心疼，韩鹏体内的“葡萄基因”也开

始苏醒。他喜欢上了葡萄成熟时打开套袋那一

刻的感觉，“你永远不知道这一次配对会结出什

么样的果子”。

2014年，拗不过父亲的坚持，韩鹏辞去工作，

回到大泽山，接过了葡萄育种的接力棒。

让“葡萄基因”在大泽山里一代代延续，同样

是昌云军的愿望。三十多年来，为了将葡萄种植

的“土经验”转化为科学理论，只有高中学历的昌

云军在国家级农业期刊上发表了 30 多篇论文，

主笔出版了 7本农业书籍。此外，他还成立了山

东省鲜食葡萄研究所，投资建立了一座“葡萄大

观园”。

对于初到大泽山的游客，“葡萄大观园”是必

去的打卡地。在那里，除了种植有市面上难以见

到的蜂蜜、榴莲、车厘子等口味的葡萄品种外，一

座占地 700 平方米的“葡萄博物馆”还可以让人

一站式了解葡萄的前世今生。

宋朝的葡萄纹青釉碗，意大利的头戴葡萄

王冠的国王形象陶器，各式葡萄酒酿酒桶……

博物馆里大大小小上万件展品，每一件都与葡

萄有关，每一件都是昌云军从世界各地收集、购

买而来。

最近，昌云军正在筹备着将博物馆扩建至

3000 平方米，以陈列更多的展品。“我们依靠葡

萄生活，当然应该把它的故事一直讲下去。”昌

云军说。

不变的，改变的

秋末，葡萄采摘已经结束，但在大泽山，人们

与葡萄的交集四季都不会中止。

每到河北四甲村赶集的日子，78岁的张松田

准会找到王丰武唠上一阵子，说的全是葡萄的

事。张松田是村里种葡萄的高手，虽然年事已

高，但他仍在家里保留着一小块葡萄地，变着花

样做种植实验，遇到新情况再去与王丰武“切

磋”。据王丰武说，山里这样的老人还不少，“他

们养葡萄像城里人养花草，就图个开心”。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面积

约 3.5万亩，年产葡萄 5万余吨，产值 7亿元，还衍

生出采摘园、葡萄酒厂、民宿等多种业态。

数据之外，葡萄的浸润、影响处处可见。茂

密的葡萄藤是家家户户房前天然的遮阴棚；每个

孩子小时候都会种下一棵葡萄树，与之一起长

大、开花、结果；吃葡萄藤长大的牲畜因为肉质优

良，年年都能卖个好价钱；至于曾经裸露的山体，

早已被漫山遍野的葡萄藤所取代。

常年品尝葡萄，大泽山里几乎人人都是测糖

高手，无需仪器，只要吃上一口，大家就基本能把

葡萄甜度说个八九不离十。到了葡萄成熟期，韩

玉波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尝葡萄，因为“要是刷

了牙再吃，味道就不准了”。由于短时间内大量

摄入糖分，每年这时候韩玉波的血糖值都会偏

高，有时甚至要临时服用降糖药。

如今，韩鹏记忆中在葡萄地里忙碌的爷爷和

父亲变成了他自己。换上汗衫、长裤，脖子上挂

着擦汗的毛巾，脚上穿着满是泥泞的布鞋，在 40

摄氏度高温的葡萄大棚里一干就是一整天。虽

然已过去了近 30年，但想种出美味可口的葡萄，

要付出的辛劳一点都没有减少。

也有些事情改变了。今年 9 月初，由王丰武

的儿子王坤懂负责与外对接的葡萄售卖小程序

投入运营，果农通过小程序接到订单后将葡萄打

包送到村中的中转点，再由中转点转至快递站点

最后运往全国各地。这种模式有助于解决农村

快递运力不足的问题，试运行两个月后葡萄销量

已突破 20万斤。

每年 5到 10月，无论是留在当地还是在外打

拼，许多大泽山年轻人的各个社交平台账号上都

会发布葡萄成熟和售卖的消息，他们中有些人还

会利用周末时间把新鲜采摘的葡萄运往青岛、济

南等地。过去几年，大泽山的葡萄有四分之一都

是用这种渠道售卖的。

2018年，经过为期 12年的努力，韩玉波培育

出的第一个葡萄品种“玉波 1 号”通过了国家认

证。截至目前，韩家父子已成功培育出 12 个葡

萄品种。韩鹏说，最近自己正与父亲商量“知识

产权出售”的事。“他舍不得卖，可一个新品种要

大面积种植和上市推广，需要专业团队的力量。”

韩鹏觉得，以更加市场化的形式发展育种事业，

是他这代“葡萄人”要实现的目标。

韩鹏的女儿今年 7 岁了，和当年的父亲一

样，她也最盼望奶奶去赶集的日子。因为奶奶答

应她，会用卖葡萄的钱带她去一次迪士尼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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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泽山里，不少村子的外墙上都画着与葡萄相关的壁画。 受访者供图

韩玉波和韩鹏父子在查看葡萄长势。 受访者供图

在大泽山里，有果农办起采摘园，游客可以在其中品尝到各种葡萄。 受访者供图


